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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文萃

往事如风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实验小学 朱海红

往事如风，清风拂过，只留下一缕

淡淡回忆的味道；

往事如风，轻风吹来，只留下一泓

悠悠流水的惆怅；

往事如风，和风习习，只留下一律

静处清风的清欢。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歌于树，休

于途，乐于心。然浮云一别后，流水十

年间，你有没有人生的遗憾？你有没有

一份无法送达，也无法践行的邀约？等

风来，吹开一段往事吧。

———题记

昨夜，山谷中，过山雨撼天动地地

来了，虚无缥缈的雾从山谷中汩汩淌

出，缓缓地漫上二王坡的山路，路面上

升腾起一团团云雾，犹如花朵竞放，花

团锦簇，在晨曦中缓缓盛开。站在山脚

下向天空极目远眺，层层薄纱般的雾，

天宫仙女浣纱戏水般从天际降临；又

如空中千万条待染薄纱，缓缓摆动，随

风摇曳，轻落乐山峰顶。在山顶来不及

停留片刻，须臾，便飘飘忽忽没入山

林。林樾郁郁葱葱，寂静无边，巍峨沉

稳的山和林，每一株静默的生命，每一

休憩的花鸟虫鱼，繁花，绿丛，低树，高

枝，都在云雾缭绕的山谷中，溪流中沉

寂。芳菲夕雾起，暮色满房栊，云雾遮

罩下，生机勃勃又沉稳静寂的山谷，一

屋，二人，三餐，四季都会给人无尽的

遐想。深谷空空，山长水阔，曲径通幽

处，引思绪同行，这蜿蜒的山路啊，这

漫山的雾……

“妈妈，送给你一朵花”，女儿稚嫩

的声音把我从回忆中惊醒。“苔花如米

小，也学牡丹开”，女儿手中的蓝色小

苔花也是山谷景色之一，一大片一大

片地盛开，却也不争春，不争艳，像极

了惜春又文静的女子。此情此景，我又

一次想起了我的小妹，一个再见许是

陌生人的小妹，一个令全家人一辈子

思念的小妹；我又一次想起了我的家

人，想起了我的年少生活。宁静的山

村，山路崎岖望不到尽头啊；壮美的山

林，沉默无语却也诉不完的故事啊；缥

缈的雾霭，飘忽不定恰似猜不透的结

局。

黄昏时分，最爱站在山腰，感受微

风拂面，耳畔丛林绿叶沙沙作响，遥望

被阳光镀了一层金边的小山村，一边

夕阳，一边袅袅炊烟，又一重往事一幕

幕。这时候，每一丝微风都是回忆，每

一缕阳光都是明媚，每一户袅袅娜娜

的炊烟都是人间烟花最盛处。最爱小

时候，家就是爱的港湾。家有严厉父亲

的些许关心与关切的责备之爱，有慈

爱母亲最伟大无私的奉献与绵延不断

的爱，还有兄弟姐妹无知无畏无拘无

束的嬉闹。这样美好的画面是我最爱

畅想的片段，却也隐隐约约藏着一丝

丝的痛。

十多年前的夏日，天空格外的蓝，

四周寂然，惟蝉鸣悠悠。仰望天空，不

畏浮云遮望眼，浩瀚无涯的蓝天给了

我们多少处于逆境时的勇敢与光芒。

然而我最喜欢看的并不是蔚蓝的天

空，而是看喜鹊家族在院落中合抱之

木上方衔枝做窝，想象着喜鹊一家叽

喳热闹的景色，给我平淡生活增加别

致的快乐。树荫处我们姐弟三人追赶

嬉闹，欢乐的笑声是否也渲染了可爱

又勤劳的鹊儿一家？父亲持续的咳嗽

声打破了小院的祥和温馨，我的心开

始猛地一疼：父亲在工地干重活时，砸

伤了腿脚，恢复好以后也不能干力气

活儿了。父亲愈加消沉，把自己关在屋

子里，屋外晴空万里，屋内愁云密布。

生活的重担全然落在了母亲身上，从

此柔弱女子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还要

担起三个孩子的养育重任。

大山的八月间，太阳像火球一般

悬在山路两旁白杨树的上空，鹊儿一

家也不再展翅高飞。午后的阳光，耀眼

而炽热，少许秧田里窒息的秧苗耷拉

着脑袋，微弱的地呼救着。鸟声寂然，

偶有一只夏蝉在林中划下一条弧线，

便隐于树干背后。远远的山林处，荫下

清幽，修长的花茎，悠然入梦乡；远远

佁的山脚下，河流蜿蜒，游弋的鱼儿，

然入深处；远远的水田乡，稻菽翻滚，

摇曳的穗儿，悄然醉了眼……

忽然光芒入了我的眼睛，家里失

了火。母亲一边做饭，一边出来辅导我

的作业，灶屋里的火苗趁势而出，顺着

立在墙壁的玉米秸秆扶摇直上，玉米

秸秆还保持着在田野里英姿飒爽、八

面威风的姿态，火将军更是贪婪地吐

着赤红的火焰，似一只火凤凰冲破云

霄，火焰愈发炽烈，火海下方烟雾弥

漫，一层火红薄幕四散开来，火苗张牙

舞爪，火海肆意而出。父亲跛着腿救

火，母亲从院落中的水井中取水，我和

弟弟帮忙运水泼水，两三岁的妹妹吓

得直哭。终于火将军残延苟喘，玉米秸

秆也燃烧殆尽，但它们还是战功赫赫，

这间老屋被火将军从房顶上开了天

窗。站在从天窗窟窿里射入的阳光里，

仰望天空，一方蓝天格外耀眼，蓝天那

么美，屋里却一片狼藉。人生就是如

此，它让你一边狼狈地面对生活的一

地鸡毛，一边温柔地幻想蔚蓝色天空

中漂浮的无数个美好……

生活总是充满了无数的惊喜和意

外，尽管它不告诉你是惊喜多还是意

外多，就像那个失火的午后，生活它让

我们不停歇地向前走了下去。就在我

们举全家之力成功灭火之际，却不想

扰了我们家院子角落一只猪宝贝小白

的清梦。小白被称为宝贝绝不是没有

缘由的，在那个连黑白电视机都匮乏

的年代，体格马上就长成的小白的地

位那是高高在上，毕竟它是一笔巨大

的经济来源，每天我都盼它吃好睡好，

白白胖胖。小白听着我们救火的慌乱

声，嘈杂声，还有妹妹的哭喊声，它先

是在猪舍里焦躁地转圈，然后纵身一

跃从猪舍的矮墙处跳了出来。小白来

到院子里，好像闯入了一片大天地，它

的惊吓变成了欣喜，只见小白在新天

地里四处撒欢横冲直撞。母亲顾不上

恢复刚才因救火而消耗的体力，急忙

令我把小白合力赶回猪舍。因为附近

群山环绕，层峦叠嶂，隐天蔽日，万一

小白四处奔跑，跑窜到更广阔的的山

林里，我们是万万没有办法找到它的。

小白平时过惯了被人伺候的日子，只

要它一哼哼我们立刻青草、井水、玉米

糁、小麦麸给它准备好，天气热的时候

每天都给它打水洗澡，让它快乐地跳

泥坑嬉戏。可是今天我们却拿着棍棒、

扫帚、长竹竿对它围追堵截，只希望小

白能赶快回到安全地带。小白一下子

懵了，它的散步之旅瞬间变成了生死

大逃亡，小白哼哼的声音越来越急躁，

同时它也加快了逃窜的速度。在小白

全力以赴突破我们的包围圈的时候，

我们也集中注意力对它严防死守，就

在我们双方战斗正酣之际，小白慌不

择路，竟然扑通一声不偏不倚地掉入

院中方井之中。

不用担心小白跑到丛林深处了，

我们的围剿大战暂时告一段落，可是

小白误入井口，听它在下面仰天长啸，

惨叫声不断，小白一定受到了惊吓，也

许又受伤了。新的营救计划要部署了。

母亲找来一根宽绳子拴在她的腰上，

我和弟弟拽着绳子的另一端。母亲小

心翼翼地踩着水井里的砖块儿空缺

处，慢慢地向井水深处挪去。小白还在

井水里漂浮着，母亲用宽绳子把它仔

细捆绑牢固，我们合力把小白营救了

上来。小白在这件“光辉事迹”里英勇

负伤，它的一条后腿在落入井口时折

了。黄昏时分，我们坐在一起商量怎么

处理受伤的小白。担心小白因伤腿恐

命不久矣，母亲决定不再为它治疗，而

是卖掉小白及时止损。

第二日清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

母亲特意为小白准备了可口的红薯大

餐，我悄悄告诉小白，一定吃饱喝好，

下一顿还不知道有没有呢。在母亲和

邻居们的帮助下，吃饱喝足的小白被

捆绑在了手推车上。我担心捆得太紧

小白受伤的那条腿会不舒服，便悄悄

给它松了松绳子。母亲怕误了集市卖

不上好价钱，母亲拉车我推车，早饭都

没吃就出发了。只要是平坦的山路我

们就以最快的速度前进，过了很长时

间，母亲让我们停下来歇歇，正用力推

车的我抬头一看，原来面前是一段很

长的陡峭山路。怪不得要在此歇息，不

储存好力气，想要拉着快两百斤重的

小白爬坡是很困难的。不远处有几个

人各自牵着自家白马在等着招揽拉货

上山的生意。一个生意活络的大胡子

男人向我们走来，他执意要做这笔生

意，只要我们给他酬劳，他很快就能帮

我们成功地拉着车翻越山岭。但是母

亲坚决不会允许出现这笔额外开支，

母亲告诉大胡子不要白马拉车，庄稼

人力气是用不完的。大胡子也只好作

罢，悻悻而去。

就这样，拉车爬坡开始了。母亲费

力地拉车，绳子好像都勒进了她的肩

膀。我心疼母亲受苦，尽管我的身体很

累，胳膊酸痛腿发抖，我还是咬牙坚

持，每一步都使出自己最大的力气去

推车。每当前进几步我就赶快用脚踢

过来一块山石挡住车轮，因为我害怕

我们稍微松懈车子会向后退。半山腰

雾气萦绕，徐徐山风吹来，绿树鸟鸣，

我多想驻足停留，可是看着捆绑的小

白，又深知重任在肩不能停留。我们就

一路走一路用山石垫在车轮下面，也

不知用了多少块儿山石，母亲和我终

于征服了最艰险最困难的一段山路。

我们把车停在平稳处准备好好歇一会

儿。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到达集市了，再

看着旭日初升，绿树成荫，母亲的脸上

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也许小白也被

这山林的美景和新鲜空气吸引住了

吧，它一直挣扎，想要看看周围的环

境。母亲就任由小白挣扎着，就像看着

一只蹦不出如来佛手心的美猴王。可

是令我们想不到的是，我好心给小白

松了松绑的那段绳子竟然在小白的挣

扎中脱落了，整条绳子一松俱松，说时

迟那时快，小白从车上腾空跃起，一下

就冲下了手推车，它一会儿嗅花香，一

会儿拱青草，仿佛漫山遍野都是它的

私人花园。母亲和我一下子慌了神，腿

软心砰砰的那种。这可是茫茫山林啊，

捉不住小白就意味着小白实现了从家

猪到野猪的完美跨越。小白若是自由，

我们一年的经济支柱就崩盘了。我还

记得有次家里养的十几只兔子从门缝

里集体逃脱，钻进玉米地里玩失踪。我

看着它们在玉米地里跟我玩躲猫猫，

一只只从我面前蹦蹦跳跳，却让我捕

捉不到任何一只的踪影。此刻，小白正

气定神闲地在山崖边上吃着嫩草，我

和母亲赶快采来一把嫩草投其所好，

我们轻轻地喊着：小白过来，小白快过

来。可是小白经过昨天遭受围追堵截

一事，明显地警觉多了。小白傲娇地散

步，一点不听我们的使唤。母亲着急

了，她健步上前，径直扑向小白，意图

抓住小白再次把它捆起来。小白急忙

逃窜，慌不择路，突然它像离弦的箭一

样，一下子失控，瞬间跌入崖底。只听

见山下一片喧嚣，我和母亲赶快跑到

山下一看究竟。原来可怜的小白从崖

上跌落，不偏不倚直击山下大胡子的

大白马。现在小白和大白马都静静地

躺在地上，我和母亲的心都伤透了。难

受得好像全世界都安静了下来，只有

大胡子不依不饶地要求我们赔偿他的

大白马，那是他做生意的全部身家。最

后大胡子问了我们的村名，让同行拉

走了大白马和我家的小白。

果不其然，下午大胡子就带着两

个人来我家让我们赔钱了。他们把家

里角角落落都查看了一遍，实在是没

有值钱的东西，大胡子气急败坏地让

我家给他写了一张欠条，又抱走了几

只下蛋鸡，最后才骂骂咧咧扬长而去。

屋破偏逢连阴雨，妹妹哭，母亲也悄悄

用手抹着眼泪……

过了几日，大胡子又来了，也许被

他上次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坏了，这次

他一来，妹妹就藏在我们身后。没想到

这次大胡子竟然给我们带来了水果和

一些糖果，还对腿脚不便的父亲多了

几分关怀。大人说话不让我们在旁边，

我只好远远地瞅着，听不清楚他们到

底在说什么，我却看到了父母脸上的

表情逐渐地凝重与严肃。从那以后，父

母脸上的笑容再没出现过。我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但我猜一定是件大事。

直到一天夜里我迷迷糊糊听到父亲低

声对母亲说：“把小丫送走吧，在咱家

缺吃少穿，上不起学，那家没孩子会疼

小丫，经济也富裕”。我一下子醒了，哭

着求父亲不要把妹妹给别人家。父亲

哽咽，母亲落泪，日子就这么煎熬着。

大胡子来了，留下了他镇上的地

址，抱走了小妹。多少次我的梦里都是

小妹，留着短短的头发，皮肤白白的，

眼睛忽闪忽闪地对我笑，忽然又看到

她小手扒着门不愿意被大胡子带走，

大声哭喊着爸爸妈妈……父亲的身体

每况愈下，一日，他揣着地址，让母亲

用手推车带他去镇上，也许父亲希望

在有生之年一定要看一眼小妹。他们

按照地址寻了去，才发现这户人家大

门紧锁，芳草荒芜，邻居说这家人大概

是去了福建，已经很多年都不再回来。

过了几年，父亲过世了，弥留之际还叫

着小妹的小名。母亲也一天天老去，我

和弟弟过着各自的生活，平安无奇，波

澜不惊，只是谁也不敢再提起小妹。但

我们心中都有一个漂亮的小丫头，瘦

瘦高高的，头发软软的，皮肤白白的，

眼睛大大的，笑声像风铃一样清脆甜

美……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山雾依

旧婀娜，一层层虚无缥缈，一重重落下

帷幕。落在大山的怀抱，为大山增添一

份巍峨；落在森林的臂膀，为森林增添

一份健硕；落在湖面的波纹里，为湖水

增添一份惬意。而依依的往事，就在这

淡淡的山雾中弥散蔓延，消失在一片

片轻纱般的薄雾中。

给我读一首小诗的时间，让我和

往事一起沉醉吧！

“其实 也没什么

好担心的

我答应你 雾散尽之后

我就启程

穿过种满了新茶与相思的

山径之后 我知道

前路将经由芒草萋萋的坡壁

直向峰顶 就像我知道

生命必由丰美走向凋零”。

雨与溪的许愿
文 /汪群

“跳下了山岗，走过了草地，来到我身旁

…….”

欢快、灵动、轻盈的旋 律，又在这个季

节、又在你的耳畔响起。

安吉农谚也有“立春大似年”、“春分麦

起身，一刻值千金”。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

季分明。

你看，漫山遍野的竹子，丘陵地带的白

茶，已着起了“春”的浓浓盛装：笋芽儿顶开了土层和石块，与蓝

天白云招手致礼；“白茶仙子”的一个个盈袖里，飘逸出白绿相

间的“一叶一芽”，使山岙里的气息骤添了清丽芬芳。田园溪边

的葡萄，还有草莓、蓝莓、红心李、黄花梨、猕猴桃，犹如千树万

树梨花开，一夜间把整个世界装扮得繁花似锦，五彩缤纷。

小草是雨水洗绿的，小鱼又是溪流催生的？

清晨还在枯草间隙里露出几根疏疏朗朗的绿尖尖，到了午

时已是我挨着你、你挨着我，层层叠叠、绿油油的一片，一转眼

田野阡陌全都是纯绿了；小溪河流也打破了往日的宁静，水面

不时传来一阵阵“咚咚咚”“哗哗哗”的声响，从鹅卵石、水草丛

里跳将出来“探春”的小鱼儿，纷纷走出了越冬时的层层藩篱，

成群结队地来到溪水击岸的“伊甸园”，冲撞着朵朵浪花欢快地

跳跃而上，如梦的追寻来这里安心产卵。梅园溪、安城河、白水

湾、梅溪港，渔民们撑着竹筏，赶着活蹦乱跳的鱼鹰，又开始新

一年的“捕鱼捉虾”了。

此时的溪流，才是最生动的，最有感情的，也是自然界景色

最美丽的时刻。不然，“美呀美，美在太湖水”的白鱼们，也会迷

茫了“太湖水”？眷恋起“在水一方”的西苕溪———我愿逆流而

上，与她轻言细语？

安吉雨，安吉溪，她来自于黄浦江源的龙王山。

风调雨顺、时和岁稔，莫非就是龙王山巧作安排的呼风唤

雨、喜降甘霖？

我家住安吉母亲河的西苕溪旁，对日夜“行进”的溪流，无

论是她的容颜，她的笑声，她的体温，她的手感，她的柔情，还是

她的魅力，她的胸怀，她的气度，都是感受至深、润体切肤的。白

簾鹭摇影，水鸟翻飞，野鸭出没，白 逮鱼，蓑翁垂钓，村姑浣衣，

小伙畅泳，少儿嬉水，这些都与“雨姐姐”、“溪妹妹”丝丝关联，

构成一幅幅美妙的画图。

这里的雨，清清纯纯、晶莹剔透，落在屋面就可以用器具接

来饮用，家家户户的水缸都会被“天水”盛装得满满当当的，眼

见缸底“一汪清深”；这里的溪流净如镜面，一尘不染，水底里穿

游不息的野生鱼儿、虾儿、蟹儿，以及螺蛳、河蚌，都有它们的

“自由世界”，也都会让你欣赏得楚楚动人。西苕溪虽然经历过

从清澈到污染再到清澈的一段历史，但她终于回归母亲河的怀

抱，让幸福的安吉人民如愿以偿。

竹子扎向大地的根，

是扎得很深很深的。

过去人们将安吉的竹

林比拟为“竹海”，赞

美地面上的竹子一望

无垠，摇曳多姿，起伏

如海。现在，我终于明

白，那片“竹海”，其实

是“长”在了地下。你虽然看不到这片地下的“海”，但她低调着

呢，不张扬，不急躁；涵养水源、防涝固沙是她默默奉献给大地

的特大功劳。不管多雨季节的降雨量骤增到多少毫米，竹子始

终以其博大的胸怀与海量聚集水量，“平时”不让一滴水白白地

浪费与流失。为的是遇到自然灾害年景可以以丰补歉，安然无

恙地度过一个个严酷难耐的干旱期，为人们赢得春华秋实的丰

收年，竹子，你又是多么地了不起啊！

一段“龙王山的传说”，会让淳朴善良的安吉百姓祈祷愿

景。有着浙北最高峰“绿色基因库”的龙王山，风云变幻，神秘莫

测，远古传说中就有“龙生九子”，后来又形成了“龙王九景”，难

怪从松峰天堑、千亩田、九龙潭、九天洞、黄浦江源等处汇聚和

流淌出的清泉日夜奔涌，经久不息，让母亲河的西苕溪变得风

韵万种，丰丰盈盈了。

龙王山腰 1300 余米的“千亩田”与峡谷间的沼泽地内，植

被繁茂，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地面奇妙地形成了大大小小

的水坑，且常年水深近 100CM。就在这些不起眼的水坑里，又被

学者惊奇地发现———全球只有浙江有的“安吉小鲵”，它是中国

的特有物种。“安吉小鲵”被列入全球极度濒危物种。据考证，这

里山水相依，风调雨顺，气候舒适，人迹罕至，没有任何污染。数

万年来，这种小鲵就一直生活在这里，它的珍稀程度与大熊猫、

华南虎和扬子鳄并列。

小鲵的出现，更是安吉雨与溪，幸福的养育与生动的见证。

安吉无论遇到连续高温和严酷的干旱年景，安吉的水资源

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母亲河的西苕溪，像焕发了青春容

颜，三百六十五的每一天都是波光潋滟，透透亮亮的。

“请问小溪，谁带我追寻那一颗我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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